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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王国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文
学 创 作 ，现 任 山 西 省 文 联 副 主 席 、山 西 文 学 院 院
长、《黄河》主编。已出版诗文集《神话》《相思树》

《云心乃水》《两棵树之间》等，创作《忽必烈》《察必
皇 后》《浴 血 雁 门 关》等 影 视 剧 本 。 作 品 曾 获 山 西
省“ 五 个 一 工 程 ”奖 、国 家 广 播 电 视 总 局 电 视 剧 原
创 剧 本 奖 等 奖 项 。 个 人 荣 获 2022—2024 年 度“ 赵
树理文学奖”优秀编辑奖。

奖者获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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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动 于 中 自 然 天 成
——傅山的诗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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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理文学奖”优秀编辑奖是山西文学最高奖项序
列中非常特别的一个奖项，特别之处在于，其他的奖项都
是奖励创作类的，唯有编辑奖不属于创作，但它是与创作
紧密相关的一种创造。尤其对于文学编辑而言，不仅要对
文学作品作出精准的判断和鉴定，更需要从文本中发现作
者创作的天赋、潜力和未来。文学编辑的肩上担负的不仅
是用心编发一篇或几篇文学作品，还要对文学人才，尤其
是对青年文学人才给予持续的关注、扶持与促进。因此，
文学编辑既是文学作品、作者的摆渡人，更是文学精神与
文脉的守望者。

当得知这一届的优秀编辑奖授予我时，我的内心漾起一
股莫名的感动。这种感动是对文学编辑——这种可能一生
都在默默为他人做嫁衣，为作家的成长成功不断付出，并为
之鼓与呼的职业的一种致敬。让我想起我的老师——《五
台山》原主编彭图先生、我的前任——《黄河》原主编黄风
先生，他们都是山西文学界公认的非常优秀的编辑，然而
由于种种原因，他们都非常遗憾地与“赵树理文学奖”优秀
编辑奖失之交臂。因此我想表达的是：我的获奖是对老师
和兄长的致敬，是对所有真正的优秀文学编辑的致敬。

再上一任《黄河》主编张发先生，是带我进入职业文学

编辑队伍的恩师，他曾对我说过：文学事业的核心任务是
出人才、出精品。作家的天赋、才华和创作至关重要，编辑
的眼力、能力和德行同样至关重要。编辑与作家是相互依
存、平等协作的亲密同志关系。做编辑最重要的就是要有
甘为人梯精神，要有成就他人之心，要以发现和扶持文学
人才为幸福，以点亮文字、成就他人为幸福。文学是一场
人生的修行。文学编辑在成就他人的事业中自然会展现
出自身的价值，获得修行的果报，获得文学的崇高荣耀。
20 多年过去，言犹在耳。而我也正是在张发先生的教导
下，不断践行着一名文学编辑的职责与使命。

《黄河》是展现山西文学事业发展水平的重要平台。
创办 40 多年来，推出了数代本土作家，刊发了一大批名家
力作，多人多次获得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重要文学
奖项，在全国文学界具有很高的影响力，享有良好口碑。
这些成果的取得，饱含着一代代文学编辑不断践行初心使
命的艰辛与付出。

我 2006年成为专职文学编辑，从编辑、编辑部主任，到
副主编、执行主编，再到主编，一步一个脚印，始终保持着
一名文学编辑应有的情怀，甘为人梯，甘为一名文学的守
望者。一路走来，我始终以发现和扶持文学新人为己任，
持续推动山西青年作家的成长。

“明日之星”是我任主编后新增设的栏目，定位于立足
山西，放眼全国，发掘优秀的新人新作，鼓励和扶持优秀青
年作家的成长，意在打造一个青年作家的“孵化器”。这个
栏目的稿件，绝大多数是自然来稿。我们从中选出质量较
高的作品，或者从文字中看到作者的写作潜力，就及时与
作者联系、讨论，修改完善稿件。特别是我坚定地让编辑
部的两位“90 后”青年编辑来主持这个栏目，并以“作品+

责编手记”的形式，对刊发的作品予以评价和推介，让青年
作者与青年编辑在交流与探讨中，共同成长、共同进步。

这种模式，为发现和培养新人提供了可复制的创新范例。
对刊物来说，编辑手记本身就是一种“编辑思想”的呈现，
彰显了刊物的文学判断力以及对新人培养的决心，同时更
重要的是培养《黄河》新一代的优秀编辑，继续做好山西文
学事业的守望者、传承人。

“明日之星”之外，我们紧扣时代脉搏，响应现实需求，
增设了旨在持续扶持和推动山西青年作家成长的“新时代
文学晋旅”栏目；增设了以“文学走进生活、文学反映现实”
为定位的栏目——“文学在场”；以专门发表市县基层作家
优秀作品的“市县直通车”栏目，为新大众文艺创作开辟了
重要的阵地；为了推进全民阅读主题活动，配套开设了“全
民读书吧”栏目，专门刊发读者阅读书籍和作品后所思所
想的评论文章；我们还重点关注文学社团，不间断地为文
学社团编发作品小辑，鼓励和促进文学社团的发展。

这些主题栏目策划和编发文章的价值，正在于它回答
了一个根本问题：文学期刊存在的意义——不仅是发表，
更是发现；不仅是展现文学成果，更是传承文学意义；不仅
是书写当下，更是孕育未来；不仅是文学的殿堂，更是时代
的精神。在诸多文学刊物中，我们也许不是声量最大的那
个，但我们可以做最“走心”的那个。用文学的方式，让宏
大叙事落地，让时代主题入心，让文学点亮生命的灯塔，让
文学传递希望的温暖。

“黄河”二字，本身就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与文化记忆。
《黄河》创刊 40 年来，一代代文学编辑们一直在做的，就是
让这条“文学之河”奔流不息，就是在久久为功的守望与传
承中将自己磨砺成为一名政治敏锐、业务精熟、守正创新、
坚定干练的优秀文学编辑，为广大读者奉献更多更好的精
神食粮，在自身的工作实践中实现自身的价值，实现文学
的梦想。这是《黄河》的道路，也是作为优秀文学编辑的坚
守和担当。

“走心”而为 成就他人
王国伟

儿时读《安徒生童话》，
带着童年的稚嫩与天真，却
只见故事的表象：那个赤身
裸体游行的皇帝，那个冻死
在街头的可怜小女孩，那只
最终变成天鹅的丑小鸭……
虽也触动了我的心弦，却未
触及灵魂。多年后，再捧起
那些泛黄的书页，才恍然惊
觉：安徒生的童话其实在用
童 话 的 浪 漫 手 法 与 唯 美 语
境 讲 述 苦 涩 与 艰 难 的 平 凡
人 生 。 让 我 们 在 含 泪 的 微
笑中体味绝境中的希望，捡
拾 起 那 永 恒 不 朽 的 生 命 之
贝，凝望那生于苦难却百折
不挠的生命之光。

安徒生的童话是在现实
主义的泥土中生根的唯美童
话。安徒生用童话的语体告
诉我们每个人要直面生活的
不圆满乃至接纳生命的残缺
美。譬如在《海的女儿》这篇
童话中。小美人鱼放弃了三
百年的寿命、甜美的嗓音以
及温暖的家人，去换取那永
不熄灭的灵魂。安徒生不落
窠臼，打破了诸多童话书写
王子与公主终成眷属的完美
结局。小美人鱼在黎明的第一缕阳光中渐渐消散，化作不灭
的灵魂。故事的结尾充满了悲剧特有的撼人心魄的力量。
这种崇高的升华弥补了现实中人生不完满带来的感伤。那
种阳光中永恒的善良坚守，以及虔诚的牺牲精神，让我们看
到人性的光辉与璀璨的生命之光。也许这与安徒生本人一
生颠沛流离，却从未放弃追求真理的生命历程息息相关。

人生的不完满，甚或是充满悲剧色彩的生命状态，往往
才是生命的常态。也恰恰是悲剧的生命底色，让我们在黑
暗中、在艰辛的生命与跋涉中，看到那弥足珍贵的信念之
火、生命之光。为了拥有灵魂的梦想，小美人鱼喝下海巫婆
的药水，每一步都如同踏在刀刃上一般。这不正是千百年
来人类不畏艰险困苦，寻求自由与梦想的铿锵脚步吗？纵
然荆棘丛生、阴云密布，但那高昂的脸庞、含泪的微笑，却是
人性最美的闪光。

那只被嘲笑、被欺凌、被排挤的丑小鸭的故事，同样在告
诉我们，生存的困境恰恰是我们生命之光的磨刀石。它在沼
泽地里，差点儿被猎人杀死，在农家小屋，被母鸡和猫嘲笑为
废物。它陷入深度的自责与怀疑，甚至对自己彻底否定。这
多么像人世间行走的每一个平凡的人啊。当遭遇别人的否
定和世俗的排挤与打压时，我们有着丑小鸭一般的困惑与迷
茫。我们与丑小鸭产生了深刻的共情与共鸣。这是一种生
命深处的灵魂共振。这种悲凉的困境足以扼杀任何一个不
够坚强的生命，改写任何一种不够自信的命运，摧毁任何一
个缺乏清醒认知的天才。丑小鸭在水中看到美丽的天鹅，寻
回了失去的自我，重塑自信美丽的人生。《丑小鸭》不仅告诫
我们是金子总会发光的道理，更引发思考：当一个人面对出
身与环境的偏见时，是困于世俗评论的泥沼中自证清白，还
是陷于自身怀疑否定中一蹶不振，又或是如同荆棘鸟一样唤
醒自己内心深处昂扬的生命，唱出属于自己的高亢生命之
歌，在隐忍孤独和痛苦后，振翅高飞，一羽凌空呢？

《卖火柴的小女孩》里，小女孩儿每划一根火柴就看到
一幅美丽的幻象。那温暖的火光中，喷香的烤鹅、美丽的圣
诞树、慈祥的祖母是小女孩儿最基本的生存诉求，也是她最
美的梦想。然而她的生命却在幻象中消逝。小女孩儿的命
运阐释着生命的卑微与渺小、脆弱与苦涩，从而让我们更加
懂得珍惜美好，珍惜生命，珍惜生命中的每一缕阳光。

《皇帝的新装》揭示了世间的虚伪与荒诞，直指人性中
的虚荣与在权力的高压下人性的变异。让我们扪心自照，
照彻心扉，直见灵魂，更显童真的可贵、童话的唯美。

安徒生的童话不是天方夜谭，不是海市蜃楼，而是现实
生活的童话表达，是将悲剧的人生与生命用童话的方式诗
意地表达出来。正如小女孩儿冻死在墙角，嘴角却带着微
笑，在以悲剧为底色的生命旅途中，唯有含泪的微笑是世间
最美的花朵。悲剧中洋溢的生命之光，是人类走向进步与
文明的永恒动力，也是我们每个人在历经命运的波折与苦
难之后的诗意重生。即使化为泡沫，也依然在阳光中飞翔，
在飞翔中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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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
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
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
他虽吾亦不能知也。 ——苏 轼《文说》

此语道尽文章至高之境，而展卷阅读玄武的《在草木与
兽之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恰能感受到这种自然流转
的韵致——其人如古时士人，其文藏诗学内核。由此，从三
个维度浅析玄武散文之美：诗性散文之美的独特表达、天地
山川之美的具象镌画，以及哲学思辨之美的永恒追问。

第一，诗性散文之美的独特表达。
中国文学的前半程，从西周到北宋，几乎就是一部诗

歌史。从《诗经》时代，经汉魏六朝，至大唐盛世，一种充满
美感和力量的诗歌修辞锻造成型，历经千年，带给我们持
续的文化自信。盛世唐诗的内在美学，正是回到文学传
统，回到中国式情感的源头。玄武的散文，恰如这脉传统
的当代回响。

他谈文章之道，主张“忘我”“去形”，使文章独立卓异，
无所羁绊；他强调思想性、独立性、直接性与立体性。他惜
字如金，文字似从骨中生出，每一粒汉字都是一座小小的
神庙，动哪一个字都会痛。他以为沉心为要，则源泉自涌；
善念乍起，则落笔有神，通向万物，四方震动。

《在草木与兽之间》凡七辑，写他看到的野兽，写他走
过的山川，写他怜爱的花草，写故乡的遗忘与回想，写人性

的善良与微光。玄武生于山西翼城，长于翔山，有李白般
的桀骜与鹏翼之志；如今居于太原东野，俯视人间烟火，又
仿佛太原祁人王维那般，“青苔坐人衣，落日入虚怀”。他
写道：“看不远处城市灯火，这苍凉的人间烟火……但这一
刻我拥有这座山，我一个人的荒山，我并不孤独，我即山，
山即我。”这般心境，亦可与里尔克、叶芝息息相通。

玄武的散文，透出盛世唐诗的穿透之力。他在地理的荒
山与文学的富矿间不停开采，自称理想与几千年祖先的梦重
叠——三亩地，造一个园子，有力抵抗一切非自然因素的威
胁。他正建造一座文学的花园，浸润中国散文诗学的传统，守
护古代士人的尊严，延续中国诗性散文的精神脉络。

第二，天地山川之美的具象镌画。
如果说在精神世界里，玄武是一位独行者、独吟者，那

么放眼自然，他更像一位生态摄影家与插画师。他在山川
天地间俯仰游梭，用不同的镜头精准呈现草木与兽。

他写月亮，便写出“九个月亮”——午夜之光、浸在月
光中的花、山月、满月、清澈的句子、半个月亮、月如猛虎、
汾河东岸的冷风……每一个都是同一个月亮，却又大不相
同。倘若这些月亮入书为插画，当有黄、白、黑与五颜六
色，他的文字是有颜色的。他写“一树红柿映在雪中，是美
的”，红与白极具色彩张力，令人想起庞德的诗句。他写自
己的花园：樱桃、山楂、兰花、月季、玫瑰、檀花，其香馥郁，
其色傲然，其姿昂昂，仿若法国画家莫奈的吉维尼小镇花
园、水园睡莲画作系列。莫奈是画家、园艺家；玄武是散文
家、园艺家。文即画，画即文，诗画同源。

他写獾子、野兔、野狗——那些凝视他的野兽。他一
张张拍摄，一帧帧保存。他遇见它们，又总怀善意，仿若从
野兽的际遇中看到了自己人世的薄凉，他常常成为了那些
野兽。在他与野兽相处的短暂的时间里，仿若看到了自己
的一生一幕幕闪过那些爱、那些温情、那些不堪、那些屈辱

和抗争、那些沦丧的美、那些美在呈现之后最后的闪光，好
幸运，他用如画之笔为我们记录下来，让我们同样感受到
惊心动魄。如他在凛凛寒夜中“返室，举酒，拍月，草短
章”，短短九字，便描出一幅归田园居图，令人神往。

第三，哲学思辨之美的永恒追问。
翻阅《在草木与兽之间》，如同游走于现实与理想、当

代与古代、今生与前尘、前半生与后半生之间。玄武始终
在求索与追问：他看山，说“山即我”；看树，说他成了一棵
树；种花，把花瓣洒进书内赠予友人，觉得自己的魂也附在
了上面。他仿佛瓦尔登湖旁的梭罗，捕捉四季更迭，在渴
望、冲突、失望与自我调整中不断叩问，却始终对实现自我
充满无限希望与力量。

那个让他爱恨交加的人，那个让他满心委屈的人，那
个他走多远都会回望的人——他一直在追问：“何时我能
爱上父亲？”而当他成为父亲，他便也成了那个“你”。他仿
若找到了答案：后半生做觉醒的个人，独立不依附，做响当
当的汉子、丰富而有内容的大丈夫。他的诗文如玄铁铸
就，坚硬而韧，缄默而沉，其简如傲，其迅如雷，其变如蛟，
不变如山，其悯如恨，其号如啸，其悲如咒。

他写道：“我有隐秘的幸福感。这世上读书种子是有
的，思考问题是有的，坚持是有的，努力去做是有的，不计多
寡，这已经足够了。我们生活在别处，有良知的基本判断，
就永远不会迷失人性，我们的子孙就有可能不再徒劳无益
地活。一点坚持，每一个人的一点点坚持，都异常重要。”何
其幸运，玄武能拜读日月之行，能向天地山川发问求答。他
与杜甫、李贺、李白、李商隐、陈子昂、王维、苏轼皆为神交之
友——天地虽大，千年虽远，不过呼吸之间，追问之下。

感谢他，注视他，祝贺他——感谢他把诗性散文坚持
下来，为我们建造一座山，点燃一盏灯。“星汉灿烂，若出其
里。”手中舟楫，马上扬鞭，愿他继续津渡远行。

浅谈玄武散文写作三美
王 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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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的女儿》插图

如果说傅山的文论侧重强调的是经世致用、自出机杼
的话，那么他的诗论则高扬的是真情实感，“纯任天机”。
这种主张与傅山所处现实生活相结合，提出了“呻吟实由
瘼”的命题。“呻吟实由瘼”成为贯穿傅山诗论的核心思想。

傅山的诗论集中体现在《览息眉诗有作》《杜遇余论》
《诗训》等文字中。傅山对诗歌艺术总的要求就是“不事炉
锤，纯任天机”“理明义惬，天机适来，不刻意而工”。他明
确反对软美甘滑、柔弱无骨、雕琢刻镂等诗风，特别反对六
朝“美艳”的诗句。多次表示“六朝花柳不精神”“六朝艳句
同谁赋”。主张写诗“宁隘勿涩，毋甘毋滑”。主张“呻吟实
由瘼”，就是要按照自己的本性去写诗，必然要冲破复古派
提倡的“古法”。他的诗歌创作，来自现实生活的鼓荡酝
酿、内心生活的自然流泻，绝大部分诗作似呻吟、似痛哭、
似宣泄、似檄文、似战歌，充满了激情，是明末清初时代的
强音。诗作的风格，虽以慷慨苍凉、古奥老拙为主，但又不
拘一格。他的乐府诗明显受到民间文学的影响，带有浓厚
的市民通俗文学色彩。

傅山观点之一：“诗为性情之音”。“诗则性情之音，平日有
诗，此时亦有诗。我不敢曰：此时无诗情也。”见于丁本《霜红
龛集》卷二十二《老僧衣社疏》。“半年来杂诗约有四五十首，面
时尽呈共当痛苦耳。”见于丁本《霜红龛集》卷二十三《寄上艾
人》。诗是性情的表露，是主观世界对客观世界深刻认识的反
映。无病呻吟之作，是嚎、是吼，再押韵合辙也与诗无涉。

观点之二：“盛衰惟其诗”。“曾有人谓我曰：‘君诗不合
古法。’我曰：我亦不曾作诗，亦不知古法。即使知之亦不
用。呜呼！古是个甚！若如此言，杜老是头一个不知法三
百篇底。”见于丁本《霜红龛集》卷三十《杜遇余论》。“道心
希微间，痴情复历落。此自吾家诗，不属袭古格。”见于丁
本《霜红龛集》卷四《览息眉诗有作》。艺术在历史发展中
有盛有衰，盛衰取决于“时”，决定于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

现实。只有结合时代并反映时代才能创作出真正意义上
的诗，也才能称得上艺术。

观点之三：“支离率易”。“道人之诗，道人之性也。支
离率易，不衷于法。”见于丁本《霜红龛集》卷十八《与右玄
书册》。“从来诗僧但以句胜，不以篇胜也。宁隘、宁涩，毋
甘、毋滑，至于宁花柳、毋瓶钵，则脱胎换骨之法。”见于丁
本《霜红龛集》卷二十四《书札·复雪开士》。“拙不必藏，亦
不必见。杜工部曰：‘用拙存古道。’内有所守，而后外无所
用，皆无心者也。藏与见，皆有内心者也。有心则貌拙而
实 巧 ，巧 则 多 营 ，多 营 则 虽 有 所 得 而 失 随 之 ，究 之 得 不 偿
失。”见于丁本《霜红龛集》卷二十《缺题》。作诗不是游戏，

更不是儿戏。诗是山野肆意开放的花草，不是温室盆瓶中的
点缀。不在为谁欣赏，而在表达自我。

观点之四：“好境即道得”。“诗赋你都作将来了，可常读
陶先生诗。……其诗不使才，而句句皆高才。不见学，而无
篇非学，学极博大。此等诗真足千古，须熟读之。吾病至
此，而犹淳淳与汝言诗者，因汝为诗，欲汝为诗，日引月长，
以 续 吾 家 文 种 故 也 。”见于丁本《霜红龛集》卷二十五《家
训》。“‘直情径行’四字甚好，只是入道使得，若是以之家国，
全使不得。所以世上人受许许委曲，以此告诸后生，非陈万
年告咸之意。读书法古，经久自知。”见于丁本《霜红龛集》
卷二十五《家训》。诗不论抒情写意、田园风光，也不论五言
七言、乐府绝句，形式服务于内容，与“好境”契合便是佳作。

傅山认为，诗为人生情思的凝结，人生有喜怒哀乐、悲
欢离合，所以诗情随时都会从胸中涌流。诗的生命在于创
造，而不全在于诗作的形式。而且审美情趣也在伴随事物
的发展而发展，“情真”乃诗之“妙道”，“拙”存诗之道，“道
心”便是“不袭古格”。

《遗山怀古》诗尾有“我来添作一峰青，以对遗山秋月
白 ”，与《青羊庵》诗中“ 既 是 为 山 平 不 得 ，我 来 添 尔 一 青
峰 ”，《无题二首》诗中“ 嚼 雪 滩 头 松 桦 下 ，一 峰 青 插 半 天
看”；《题圣阜楼壁》诗中“静听竹雨松风里，始悟人闻乐未
真”，与联句“竹雨松风琴韵，茶烟梧月书声”，意境相近，用
词相类，如出一辙，都是傅山“直情径行”的“性情之音”，所
要表达的正是他平生的志向与心境。


